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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朵红红的玫瑰》和《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简称《情歌》)的诗歌语言体现出语义

学和语用学的对话意味。前者采用确定性描述和确定性指称赞美爱情 ,歌颂个人情感 ,崇尚自我 ,其创作方法

冲垮了古典主义的理性城堡 ,它那与爱情命题相吻合的具有真值性的直言不讳的比喻使它成了诗坛上的爱

情绝唱 ;后者采用不确定性描述和不确定性指称构成虚拟的交际语境 ,其创作摒弃了浪漫主义“直抒胸怀”、

“惟我独尊”的诗学思想 ,以它那与爱情命题相悖的怪诞的隐喻但又具高度口语化的互动言语开辟了现代诗

歌的先河 ,成为爱情诗歌史上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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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爱情为主题的诗歌中 ,罗伯特 ·彭斯的

《一朵红红的玫瑰》以它那自然、朴实、直抒胸臆

的语言告别了 18世纪古典主义诗坛的陈词滥调 ,

打破了它的清规戒律 ,又以它那奔放、热烈的情感

冲垮了理性统治长达 100多年的文学大堤 ,因此

被誉为浪漫主义爱情诗歌的绝唱 ,世界诗歌的爱

情经典 ;然而 , T·S·艾略特的《J·阿尔弗瑞德·

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以它那犹豫、彷徨、极其复杂

的内心独白的话语摒弃了 19世纪浪漫主义直抒

胸臆的调子 ,又以它那虚拟的对话、隐喻的拼凑、

言行的相悖这一新的诗歌风格打破了欧洲一千多

年来形成的传统情歌形式 ,因此被称赞为“开创了

英美现代派诗风”。[ 1 ]147这两首诗都具有划时代的

意义 ,都对它们时代的文坛产生过巨大的冲击。

它们命题相同但内容相悖 ,题材相同但风格各异。

本文侧重研究这两部不朽之作在诗歌语言中各自

展现在语义学和语用学上的绮丽风采以及它们对

话意味。

一 文内照应与文外照应之间的对话

1、《一朵红红的玫瑰 》体现了语义上的一致

性、连贯性和统一性

《一朵红红的玫瑰 》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罗

伯特·彭斯 (Robert Burns, 1759 - 1796)的爱情名

篇 ,它讴歌纯真、美好、永恒的爱情 ,崇尚主体 ,强

调个人情感 ;它的话语热情率直 ,毫无虚伪和遮掩

之意 ;它的文辞精炼 ,语篇结构严谨 ,句法结构简

练。这些特征体现了一种“文内照应”( endophoric

reference)的关系和语义上的高度一致性和连贯

性。正如何兆熊教授所说 :“文内照应是构成句子

与句子之间 ,篇章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之间粘连

的重要语法、语义手段之一 ,是构成篇章连贯性的

一个重要因素。”[ 2 ]61

《一朵红红的玫瑰》还表达了一个约定俗成

的外延意义 ,诗中词语所指的实体都存在于文篇

之中 ,主体的思想在语言系统之内 ,不需要在特殊

的话语语境中就可以得到理解 :我爱我的爱人 ,她

像红红的玫瑰、甜甜的曲子 ;我爱我的爱人 ,纵使

大海干涸 ,烧作灰烬。诗行提供的信息就是句子

带来的真实值相关的意义范畴 ,它和要表达的思

想相吻合 ,具有真实值 :玫瑰、旋律象征着美好的

爱情。“大海干涸永不变心 ,化作灰烬爱永存”体

现的是苏格兰乃至世界文化内容定型的这一习语

的真实意义 :爱情的誓言。根据 Frege的理论 ,它

们表达的是语义意义 ,体现了文本内语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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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性。[ 3 ]20

2、《情歌》展现了语用学上的言语行为互动

的交际语境

《情歌》是 T·S·艾略特 (1888 - 1965)早期

诗歌的顶峰之作 ,也是西方现代爱情诗歌的代表

作。它的主题、风格、语言、技巧运用及心理冲突

的描写等各方面都突破了浪漫主义那直言不讳、

热情奔放、欢快酣畅的情歌模式。杂乱无序的诗

行、不确定的主体、没有逻辑关系的“情节 ”以及

不连贯的句法结构使读者没法仅通过“文内照

应”的关系来解读《情歌》,因为它更体现了“文外

照应”( exophoric reference)的功能。何兆熊教授

指出 :“语用学研究所关心的是词语的文外照应关

系 ,因为这是一种存在于语言和语境之间的关系 ,

词语的这一种用法源出于语境 ,它们的使用和理

解又都有赖于语境。”[ 2 ]21《情歌 》文本中人格分

裂的主体“我”的整个话语是在一个心理交际的

活动中进行。在交际过程中 ,主体“我”被解构成

“你、他、她 ”,又被结构成“我们、你们、他们、他

们”,各个角色的话语不断更迭 ,时而重叠。如果

单从文内照应去分析文本的话 ,那没法找到这些

指示代词的所指。因为他们的话语存在于语言和

语境之中 ,是通过语境体现他们的言语行为以及

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说和《一朵红红的玫瑰》

不一样的是《情歌》体现了语言中非指称性的特

殊用法 ,诗中的不确定指称代词言语行为的互动

使《情歌》构成了多个交际语境。语言学家和文

体学家利奇曾指出 :“有创造性的作家 ,特别是诗

人 ,使用语言时尤其自由 ,喜欢使用各种交际手段

⋯⋯不用文学语言 ,比如说 ,埃兹拉 ? 庞德和 T.

S.艾略特在他们的一些诗歌中就采用日常会

话。”[ 4 ]5 - 6《情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它采用日

常会话的形式 ,把诗中的言语片断组合成多个交

际语境 ,表达了一个与传统爱情命题极不和谐的

主题。如 :《情歌》的开始 :

Let us go then, you and I, (让我们走吧 ,你和

我 , )

W hen the evening is sp read out against the sky

(此时黄昏正朝天铺开 )

L ike a patient etherized upon a table; (像手术

台上一个麻醉过去的病人 ; )

Let us go, through certain half - deserted

streets, (让我们走吧 ,穿过某些行人稀少的街

道 , ) [ 5 ]10

在诗首 ,诗人用了“Let us go”打开了一个对

话框架 ,把诗歌语言转换成了一个交际语境 :

如上所示 ,诗中包括了说话者与听话者以及

言语交际的时间和地点 ,表达的意义是一个在纯

概念之外的交际值 :说话者与听话者的角色在相

互转换 ,参与者不健康的身心与“荒凉”的场景在

呼应。接下来的交际行为都是在这种象征性的时

间“黄昏”和象征性的地点“荒凉的街道”以及各

个角色交替的语境中进行的。整个诗是由虚拟和

真实混合的交际语境构成 ,它们分别是 : (1) Let us

go. (2) Do I dare? (3) How should I p resume? (4)

Would it have been worth while? ( 5) Shall I . . . ?

交际模式是一个祈使句和四个疑问句构成的一个

大的对话框架 ,整个交际会话含义丰富。如第二

个交际语境 :“我敢不敢去‘谈恋爱’?”变成了“我

敢不敢去打扰宇宙 ?”[ 5 ]12第三个语境 :“值不值得

‘走进宾馆谈恋爱’?”回答却是“把宇宙压缩成一

个球 ,让它朝某个压倒一切的问题滚去。”[ 5 ]14所

以 ,整个会话在违反了“爱情命题”的“数量准则、

质量准则、方式准则、关联准则”( Grice提出的会

话合作准则 )之后又回归到“命题内容”, [ 6 ]307 - 309

直接宣告放弃去谈恋爱的行为 :“我不是王子哈姆

雷特⋯⋯我老了⋯⋯我老了⋯⋯。我听见美人鱼

在彼此面对面歌唱 ,但不是为我歌唱。⋯⋯我们

淹死在大海。”[ 5 ]15 - 16语境中交际者的心理的变化

是从自信→怯懦→犹豫→怀疑→徘徊→绝望→放

弃。Sperber在论关联论中指出 :“这种语境是一

种心理建构体 (p sychological construct) ,不仅包括

交际时话语的上文、即时的物质环境等具体的语

境因素 ,也包括一个人的知识因素 ,如已知的全部

事实、假设、信念以及一个人的认知能力。”[ 7 ]15 - 16

二 确定性指称词语与非确定性指称词语之

间的对话

语言学家利奇指出 :“纯指称语言作纯指称

时 ,人们把语言表达式单纯用作指称某对象的符

号而不考虑其本身涵义。语言作纯指称用的前提

是使用者对历史的沿袭 ,对语言表达式与指称对

象间联系的掌握。”[ 8 ]67《一朵红红的玫瑰》恰似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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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所说 ,其中的人称指示词“我 ”和“你 ”所指明

确 ,没有任何歧义 ,“我”是诗中的主体 ,“我”的话

语就是诗人自己的声音。“你 ”并非他人 ,而是

“我”心中的恋人 ,因为诗中“我”把“你”比作“一

朵朵红红的玫瑰”、“一支甜甜的曲子 ”。“玫瑰

花”和“优美的曲子”象征着“甜美的爱情”是文学

常规意义。因此 ,诗中确定性的指称和确定性的

描述表明了主体“我”对爱情的追求没有半点犹

豫 ,读者看不到一般抒情诗歌那回肠百转式的含

蓄表达 ,主体毫不遮掩的敞开心扉 ,直白、大胆地

在爱人面前立下誓言 :直到大海枯竭水流尽 ,我仍

然爱你 ,直到岩石被太阳晒成灰 ,直到生命的尽

头 ,我仍然爱你 ,哪怕来生在迢迢千里之外 ,我仍

然要回到你身边 ,再续前缘。其次 ,诗中的“我”

和“你 ”之间的关系是“我 ”是说话者 ,“你 ”是

“我”表述的对象 ,两人没有构成言语行为的互动

关系 ,因为诗中只有“我”在动态话语中 ,而“你”

在静态中 ,倾听着“我 ”的真情表白。因此 ,诗中

的“我”借用确定性描述语 :红红的玫瑰、甜甜的

曲子、海枯石烂向确定性指示对象“你”表达了一

种确定性的纯指称意义 ,以此来告诉读者“我爱

你———我的爱人”。

追根溯源 ,浪漫主义作家在思想上深受德国唯

心主义古典哲学的影响 ,开始重视人的自由、自在

和自为性 ,并开始重新认识“自我”、“审视”自我 ,

从而进一步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正是由于对

“自我”内心情感的抒发和追求 ,英国的浪漫主义作

家才告别了 18世纪诗坛的陈词滥调 ,与欧洲各国

的先驱们一起开始以作品为宣泄口 ,追求强烈情感

的自然流露 ,张扬个性解放 ,以锐不可挡之势冲破

了理性统治长达 100多年的文学大堤。文学作品

的创作从此摆脱了理性的束缚 ,由传统的描摹自

然 ,重视理性转向了描摹自我的内心世界 ,重视自

我情感的抒发 ,以“自我”为中心建构自我的浪漫世

界 ,以“语义理据”( semantic motivation)为中心构建

语义的统一性 ( semantic unity)。[ 9 ]473

然而 ,《情歌》中代词繁多 ,关系复杂。他们

的关系用图所示如下 :

人称指示用语在《情歌》中主要表现在以下 4

个方面 :

(1)人称指示词在《情歌》中的语篇中体现了

它们的自足封闭性 ( closed self - sufficiency)。即 :

不管主体“我”是怎样分解或组合自己 ,“我”始终

位于中心点上 ,言语活动是主体“我”与“我”分解

的多个角色在信息输入和输出的交换中实现 ,也

就是由说话主体与由主体解构的听话者相互作用

而发生展开。这体现了 Lyons提出的“会话过程

中指示词语之间的相互更替、相互作用 ”的观

点。[ 10 ]637 - 638

(2)人称指示用语在《情歌》中体现了它们的

开放性功能。所谓开放性 ,是指由自足、封闭的人

称指示符号系统所指代的人或实体的不确定性或

变化性。[ 11 ]576《情歌》中的主体“我”随着语境的改

变而变换身份。在第一节诗中 ,主体“我”本来是

一个人去“谈恋爱”的路上 ,可迟疑了一下 ,摇身

一变就成了“Let us go then, you and I”。在此的

“我们”和“你”就是指代词“我”,经过对周围环境

进行一番勘测后 ,主体“我”情不自禁地感叹道 :

“ (这一切 )把你引向一个压倒一切的问题”(第 10

行 ) ,这个“你”不是别人 ,也正是主体“我”自己。

接下来的诗行就在“你”和“我”的较量中走过青

年时代进入中年 ,向老年过渡直至死亡 :还有时

间 ,还有时间⋯⋯ /你有时间我也有时间 ,⋯⋯ /还

有时间犹疑一百遍 , /我老了 ⋯⋯我老了 ⋯⋯ /有

人在呼唤我们 ,我们淹死在大海里。[ 5 ]11 - 16

(3)在《情歌》中的语境里 ,“我”是真实的主

体 ,真实的自我———普鲁弗洛克。“你”、“我们”、

“他们”、“她们”以及“他”和“她”一起交织在交

际的语境中 ,并频繁地出现 ,始终在普鲁弗洛克身

边 ,若隐若现 ,构成众多的平等对话。对话有时代

表着主体自己的情绪 ,与真实自我的思想保持一

致 ,但更多的时候是相互抵触 ,出现对立 ,构成了

一个既统一又对立的对话话语语境。正是这种复

杂的会话心理构成了普鲁弗洛克爱情行动的延

宕。同时 ,这种特有的对话方式说明了人称指示

语在语篇中的非规约性 ( non - conventionality)的

指称意义以及语用功能上的交叉互指 ( cross -

reference)和包揽所指 ( inclusive reference)的特殊

功能。[ 12 ]204 - 209

(4)《情歌》中的指示用语“我们、你们、他们

以及她们”四个复数代词交织在同一个语境中使

用 ,代表多种意义。1)增强“我”去“谈恋爱”的自

信心 ; 2)缩短“我”与读者的心理距离 ,使读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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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上产生“同类”感 ,以此来造成增加多方的共

同点的假象 ; 3)普鲁弗洛克的精神状态被转化成

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反映西方人共同的病态

心理 ,揭示一战后西方传统社会结构解体、传统伦

理道德和价值观念丧失、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下

人性受到压抑和扭曲的状况。

《情歌》中的不确定指示词语的用法就是艾

略特对他本人提出的“非个性化”理论的一个充

分验证。“诗歌不是放纵感情 ,而是逃避感情 ,不

是表现个性 ,而是逃避个性。”[ 13 ]6“一个艺术家的

进步意味着继续不断的自我牺牲 ,继续不断的个

性消灭。”[ 13 ]5《情歌》中不确定性人称指示代词的

胡言乱语和构成文本的多个不确定性描述体现了

诗人独有的创作风格 :诗行和语境 ( context)及情

景 ( situation)之间构建了一种互动关系 ,文本的内

在语义结构转换成了语用结构形式。由此 ,进一

步发展了诗歌语言的语用功能。

三 真值条件下的比喻与违反会话合作准则

下的隐喻对话

在《一朵红红的玫瑰》中 ,诗人运用火红的色

彩、玫瑰的芳香、优美的旋律 ,从甜蜜的诉说到激

昂的誓词 ,犹如恋人情不自禁的倾诉 ,娓娓道来 ,

就像山间溪流肆意流淌 ,淙淙而下 ,引起人们的共

鸣。然后笔锋一转 ,好似溪流变成了瀑布 ,满腔热

情奔涌而下。有了前面的铺垫 ,诗人接着借用了

“岩石”、“太阳”、“大海”来表达他矢志不移的爱

情 :

纵使大海干涸水流尽 , /太阳将岩石烧作灰

尘 , /亲爱的 ,我永远爱你 , /只要我一息犹存。 /珍

重吧 ,我唯一的爱人 , /珍重吧 ,让我们暂时别离 , /

但我定要回来 , /哪怕千里万里 !

诗行中的比喻、夸张、借代的修辞手法把沉醉

在爱情的幸福之中的那种欣喜若狂、销魂落魄的

感觉 ,以及超越时空、超越生死的颠峰感觉描绘得

淋漓尽致。其修辞意义展现了词义中的修辞色彩

( rhetorical coloring) ,其内容直接满足了爱情命题

的条件 ,具有真值条件语义 ( truth conditional se2
mantics) :

[ 14 ]30玫瑰、旋律、海枯石烂使“爱情”命题

得到实现 ,其话语意义表明了语义修辞的规约意

义。另外 ,诗中波澜起伏的情绪和诗行中的四步

抑扬格 ( iambic tetrameter)与三步抑扬格 ( iambic

trimeter)交替节奏的平行结构 ( alternative rhythm ic

parallelism )相融合 ,恰好体现了内在的节奏和外

在的句式节奏 ( syntactic rhythm )在语义中的音乐

美。[ 4 ]111 - 113在用韵方面 ,前两个诗节采用了二、四

行押韵的方法 ,而三、四诗节则采用了隔行押韵的

方式 ,诗中固定的韵律使得诗行迸发出一种和谐

美、对称美和永恒美 ,有效地表达诗人的情思。

然而 ,从青年时代走进中年时期的过程中 ,普

鲁弗洛克总是处在“爱情行动 ”的跃跃欲试中。

他对爱情追求的内心冲动因行动的延宕而一次次

地消失 ,最后酿成爱情悲剧 :“于是我们淹死在大

海里”。在此 ,艾略特运用了许多奇特的修辞手

法 ,特别是隐喻 ,反复出现在他虚拟的会话中 ,伴

随着每组对话 ,违反着会话合作准则 ,使文本产生

了丰富、离奇的会话含义。这些准则的违背表现

了普鲁弗洛克的言语行为与心理忍受的综合症

状 :言语与行动对立 ,行动与自信相悖 ,自信与勇

气分离 ,勇气与犹疑纠缠 ,犹疑与决心交织。这注

定普鲁弗洛克永远尝不到爱情的滋味。

例 1:诗的开头 :“让我们走吧 ,你和我 ,”普鲁

弗洛克已下定决心要走进宾馆和女士们攀谈 ,正

要行动时 ,他却说“夜色在天空的映衬下 ,像一个

躺在手术台上被麻醉的病人”。例 2:在第 11～22

行 (因为篇幅有限 ,诗行省略 )的交际语境中 ,普

鲁弗洛克对“W hat is it?”问题回答了一系列不切

题的话 :黄色的烟和黄色的雾落在窗台上 ,缓缓地

包围着夜晚的每一个角落 ,猫用背脊和口鼻摩擦

着窗户玻璃 ,用舌尖舐黄昏的各个角落 ,徘徊在排

水沟的水潭上 ,偷偷溜过阳台 ,纵身一跳 ,看到了

柔和的十月夜晚 ,最后蜷起身子睡着了。[ 5 ]11这个

会话包含 3个隐喻 :“黄色的烟、黄色的雾以及鬼

鬼祟祟的猫”。例 3:在第 53～60行中 ,对语篇中

“So how should I p resume?”〔我该怎样实施 (谈恋

爱的 )行动呢 ?〕的问题 ,普鲁弗洛克运用了两个

隐喻 ,把自己比作小爬虫和海底的螃蟹 :被公式化

与狼狈地趴伏 ;被别针别住与挣扎在墙上。[ 5 ]13诗

中的隐喻“既不切题 ,又不简洁 ,既荒谬又茫然”,

与诗中的命题条件相去甚远 ,最终导致爱情命题

的失败。

《一朵红红的玫瑰》在形式上采用了四步抑

扬格和三步抑扬格的交叉格律 ,并使用了大量的

短元音 ,诗行显得干净利索 ,节奏明快 ,并与诗中

主体那慷慨激昂、情感飞扬的思绪并驾齐驱。因

此 ,诗歌琅琅上口 ,悦耳动听 ,充分展现了语言的

音乐美 ,增强了语言的艺术效果 ,加大了情感渲染

力度 ,这体现语音 (phonetics)功能和意义 (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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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之间建立起来的语义关联 ( semantic correl2
ative)意义 ;其次 ,诗人采用了“语义排比”( seman2
tic parallelism )的写作方法 : [ 4 ]137“我的爱人像一

朵红红的玫瑰 , /六月里迎风初开 ; /我的爱人像一

支甜甜的曲子 , /奏得合拍又和谐 ⋯⋯亲爱的 ,我

永远爱你 , /纵使大海干涸水流尽。 /亲爱的 ,我永

远爱你 ,纵使太阳将岩石烧作灰尘。”这种排比使

整个诗歌结构严谨 ,逻辑严密 ,给读者以整体美 ;

其三 ,诗中展现了“语义三角”( semantic triangle)

关系的结构模式 :
[ 9 ]474爱情命题的确定性 ,支撑爱

情命题的比喻语言形式 ,说话者“我”和被表述的

对象“你”的确定性关系 ,给读者以和谐美 ;其四 ,

诗中体现了“语义的统一性 ”( semantic uni2
ty) : [ 9 ]474玫瑰、旋律象征着美好的爱情 ,海枯石

烂、千山万水象征着坚贞不移的爱情。《一朵红红

的玫瑰》歌唱美丽的爱情 ,崇尚个人情感 ,不愧为

诗歌史上的一首爱情绝唱。

在《情歌》中 ,艾略特通过高超的诗艺技巧 ,

把指代、言语行为、行为准则揉合在一个由多个交

际场景构成的“情节”中 ,使文本产生语境效果 ,

正是这个语境体现了文本中一个完整的隐性结

构 ;其次 ,文本中抽象但又生动 ,模糊但又明晰 ,晦

涩难懂但又有高度口语化的互动言语丰富了诗外

第三人称“情感”的经验 ,扩大了“诗意”的语义意

义到语用功能 ,使诗境具有真实感 ;其三 ,透过诗

中怪诞的比喻、不连贯的引语和典故的拼凑、不和

谐的“音符 ”以及主体那“完完全全的狂言乱

语”, [ 15 ]417我们看到了诗中那种行散神合的独特

结构 ,那种貌似放纵无羁、实为苦心经营的语境创

设策略 ;其四 ,长短不一、行数不等、或整齐或参差

的诗行以及两行一韵、隔行押韵、三行一韵

(while, sm ile and ball)或四行押韵 ( thin, chin,

p in and thin)的自由体是主人公混乱的意识及捉

摸不定的情绪的凝结和外化 ,体现了“文本与语境

之间的互动关系 ”以及它们之间隐含的关联

性 ,
[ 16 ]24并给读者以启示 :优秀诗歌应该是内容与

形式高度统一的艺术品。《情歌 》实践了艾略特

的“非个性化”诗学理论 ,它的创作手法摒弃了浪

漫主义的表现论和惟我独尊的诗学思想 ,使他成

为西方现代诗歌的先驱。普鲁弗洛克的爱情悲剧

成了现代爱情悲剧的一个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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